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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阳布商

：书写百年纺织传奇

近期，一部名为《那年花开月正
圆》的电视连续剧在各大卫视和网络
热播。该剧讲述的是清末陕西一位女
商人以“机器织布局”中兴家族、造福
乡里的故事。
鲜为人知的是，几乎与该剧同一

时期，在冀中平原一个并不起眼的小
县城高阳，也有这样一批人，做着与剧
情类似的事：他们革故鼎新，引进新式
织机、改良纺织技术，使当地纺织产业
发展壮大、走向全国，并逐渐形成一个
以经营纺织业为核心的商人团体。
他们，就是冀中商帮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高阳布商。

□记者

王思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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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远流长：发端于明中后
期的纺织产业

在位于高阳纺织商贸城内的高阳纺织博物馆
里，一台台老织机、一幅幅纺织图、一件件纺织品，
无不诉说着高阳作为我国北方“纺织之乡”的悠久
历史。
在高阳，几乎每个当地人都以家乡的纺织业

自豪，但被问及高阳为什么会形成纺织产业、高阳
纺织究竟发端于什么年代时，却鲜有人能准确回
答。
事实上，高阳的纺织历史，可以追溯到数百年

前的明代。
“高阳历史上地势低洼，河流交错，是有名的

‘十年九涝’地区，因其旧时盐碱遍地，故曾有‘种
一葫芦打一瓢，遍地都是兔子毛’之民谣。明初，棉
花种植引入河北，到明代中后期，生活艰难的高阳
农户已种植棉花，纺线织布，以补充生活之不足。
因此，高阳的纺织历史可以追溯到约400年前的
明代中后期。”文史专家、高阳文化馆创作员史克
己告诉记者。
随着棉花种植面积的扩大，到明万历末年，高

阳县种棉、纺线、织布已遍及城乡，这里出产的土
布很受欢迎，布线市场开始成型。
清代，高阳纺织得到长足发展，主要表现在印

染技术上。当时，高阳织出的布不仅有蓝、红等各
种色泽，还出现了扎染、蜡染工艺和许多新式花型
图案，受到周边地区人们的喜爱。高阳逐渐发展为
地区性纺织中心。
乾隆年间，时任直隶总督的方观承以高阳一

带农户植棉、纺织、印染的生产情景绘成16幅《棉
花图》供乾隆御览。乾隆看后十分高兴，遂在每幅
图前题诗歌咏，命人雕刻于石上以永久保存。如
今，这一石碑被当作镇馆之宝，珍藏于保定直隶总
督署博物馆。
“到清朝末年，高阳传统手工土布市场已经形
成。据史料记载，1900年，高阳莘桥村集市可日销
土布近千匹，县城集市可日销土布1200匹。以贩
布为生的小本商贩渐多，他们收买本地土布，远销
外乡，仅季朗一村，就有贩布独轮小车60辆，行销
保定、博野、赵县等地。”史克己介绍，但在中国工
业近代化已经开始的大背景下，当时的高阳纺织
仍局限于每家每户自己织布的传统手工业，尚未
形成真正的近代产业集群和商人团体。
转折出现于1900年。当年，高阳商人王士颖

第一次把国外铁轮织布机引进高阳，并加以改进，
使“高阳布”从木制织机织窄幅土布发展到铁轮织
布机织宽幅洋布，织布效率提高近10倍。在王士
颖的带动下，第二年，高阳县城几家织户又集资购
买了日产织机两架，织造宽幅洋布。
“从木制织机到铁轮织布机，从织造窄幅土布
到织造宽幅洋布，是质的飞跃，在高阳纺织史上有
非常重要的意义。”史克己认为。
然而，仅凭几家织户的几台铁轮织布机，仍无

法抵挡国外高质、低价洋布的倾销，高阳土布市场
一度大幅萎缩，大量传统布商面临破产。
在安逸的农耕文明中发展了上百年的高阳土

布业，第一次面临“生死考验”。

成功转型：高阳商会的成
立和纺织近代化

“事实上，不只高阳纺织，清朝末年，随着国门
被打开，我国几乎所有的传统产业都受到国外工
业产品的冲击。这时，能不能因势利导、成功转型，
就成了决定该产业生死的关键。”史克己说。
为了实现自身的生存和发展，1905年，纺织

商人杨木森、李条庵、张筱良、张造卿和李馨斋等，
开始筹划建立高阳商会。翌年，高阳商会正式成
立，会址设在县郊南街关帝庙。
商会一成立，即派人赴天津学习铁轮织布机

织造技术，并回购日式铁轮织布机贷给城乡织布
户，教以织法，赊给棉纱。高阳商会的成立，使高阳
织布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标志着高阳传统
手工纺织业开始向近代化、工业化转型。
除了在机器和技术上学习西方外，高阳布商

还敏锐地意识到了人才的重要性。“当时的高阳布
商认为，若想在商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人才培

养刻不容缓，但把学生送到大城市的高等学校培
养周期太长，大家认为在本地先办一所夜校比较
符合实际。因此，商会成立后不久即创立商业夜
校，聘专业人士为教员，对各商家学徒进行短期培
训，解了新式纺织人才短缺的燃眉之急。”史克己
说。
1907年，商会集资将夜校正式改为初等预科

学校。1909年2月，商会全体会员还议准：“商业
学校，原本商家随时捐助，由义务而成，自应竭力
提倡，培养人才。”这项免费就读的决议，减轻了学
生的经济负担，扩大了学校的招生范围。
商会将学校作为高阳布业发展的希望所在。

初等预科学校学制本为4年，首批40名学生修
业3年后，成绩已多达高等小学程度。商会认为
这些学生“殊多可造之才”，年龄又正好够上中
等学校，于是将原校扩办为中等商业学堂，后来
呈当时的农工商部批准，正式定名为高阳甲种商
业学校。
到抗战前夕，商业办学共计20余年，培养人

才数百名，还将不少有志青年输送到天津高等工
业学校深造。学校培养的许多毕业生，后来成为高
阳布商中的领军人物。
在高阳商会的大力推动下，高阳纺织业迎来

新生。1909年11月，天津商会与直隶工艺总局为
筹备参加南洋赛会开办劝工展览会，在参赛一万多
件展品中，高阳土布荣获“优等第一金奖”，其中，
“金鸡报晓”“三马头”牌印花布、国货精品布，曾作
为这一时期民族纺织业的代表性产品而风靡一时，
使高阳成为华北近代著名的乡村工业聚集地。

“高阳模式”：中国近代乡
村工业化的范例

虽然高阳商会的成立促进了铁轮织布机的进
一步普及，布商的资本也更加集中，但和西方国家
大规模机械化生产的纺织品相比，高阳纺织品仍
显得势单力薄，在价格和产量方面均处于劣势。
使高阳纺织产业得以进一步发展的关键，是

高阳布商创立的一种被称为“撒机制”的生产经营
制度。
“当时，每台铁轮织布机售价约50银元。每机
正常运转至少需经、纬线各3捆，每捆重10磅，按
平均价格计算，约需制钱1万文。这样高昂的初始
投入让普通农民无力负担。”史克己介绍，为迅速
推广铁轮织布机和机纱，高阳布商采取了“撒机
制”的生产组织形式。
“撒机制”指的是布商们把铁轮织布机赊售给
农民，并把机纱分发到农民家中进行生产，在回收
布匹时付给农民手工费，机价从手工费中扣除。这
就可以充分利用农村劳动力价格偏低的优势，使
高阳实现了铁轮织布机的迅速推广。
对于“撒机制”，时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

授的方显廷在其1935年出版的《华北乡村织布工
业与商人雇主制度》一书中曾这样分析：“‘撒机
制’在高阳织布区的长期流行则由于它是在以铁
轮机为主要生产设备的条件下，能够与国内外大
机器织布业相抗衡的最佳组织形式。当时一台动
力织机售价约630元，一台铁轮机售价约50元，
二者的资本投入比为13∶1。而以动力织机织造14
磅粗布，平均每机每8小时可出布125尺，以铁轮
机织造l4磅粗布，平均每机每11小时可出布120
尺，二者的产出比为1.33∶1。”
据此，方显廷认为，在当时的技术和市场条件

下，铁轮织布机对于资金短缺的高阳商人来说具
有更大的资本边际效应，“撒机制”是实现这种较
大资本边际效应的最佳组织形式。
“撒机制”的普及，让高阳布的售价远低于进
口洋布。很快，高阳布就在华北市场上挽回颓势，
重新走俏起来。
对此，和方显廷同为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

授的吴知在1936年出版的《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
研究》一书中评价：“高阳织布业创造了作为中国
乡村工业化模式之一的‘高阳模式’”。
“撒机制”的成功推行，让高阳纺织业迎来了
第一次兴盛。
1917年4月27日，高阳布商的代表人物之

一、曾任直隶商会会长的张造卿在《全国商会联合
会会报》上发表了一篇介绍高阳纺织产业的文章，
其中写道：“民国五年，该县销售改良布匹，总额为

168.85万匹，总值1227.3万元⋯⋯查最近三年海
关贸易册，棉布入口平均之数，为7167.1万两，折
合银元为10456万元，高阳一县之内，所值之数已
逾输入额的十分之一⋯⋯”
“张造卿在报告中提到高阳改良布匹的产量
占比超过全国进口棉布总量的十分之一，这是民
国时期第一次对高阳纺织业产量的大致统计，形
象地反映了当时高阳纺织业在全国的地位。”史克
己说。
1915年至1920年短短5年时间，高阳布区

的平面织机从5673台增至21694台，年销棉纱达
10万包，产布400万匹，营业额达2000多万银
元。产品囊括了粗白布、细白布、电光布、褥面布、
被面布、床单布、条子布、袍料以及线毯等。
随着纺织业的快速发展，高阳棉纱、布匹的经

营也从杂货兼营中分离出来，专营布匹、棉纱的布
线庄应运而生。到1920年，高阳已拥有布线庄60
家，外庄（布线庄设立在外地的分号）遍布11个省
的34个市县。

传奇延续：从衰落到重生

“高阳纺织业的第一次兴盛仅仅持续到了
1920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西方洋布卷
土重来，同时又有山东潍县（今潍坊市）棉白布的
竞争，导致高阳棉白布的销量急剧下降。面对形势
变化，高阳商人求新求变，先后开发出条格布、人
造丝提花布等新产品。经过几年努力，到1928年
前后，高阳织布业迎来了第二次兴盛。”史克己介
绍。
这一时期，高阳布匹的销售网络遍及河南、

山东、湖北、江苏、安徽、江西、福建、广东、
甘肃、新疆等国内20多个省区，甚至远及东南
亚地区。
高阳纺织迎来第二次兴盛的另一个表现，是

天津“高帮会馆”的成立。1925年至1926年
间，张造卿组织在天津经商的高阳商号按资金多
少摊款集资，在三条石东口大王庙附近盖了南、
北两幢楼房，共200余间房，正式命名为“天津
高阳商帮会馆”，通称“高帮会馆”，为高阳商户
驻天津外庄人员住宿和经营买卖使用。后来，
“高帮会馆”不仅是高阳商人驻地，也成为天津
纱布的一个交易所。
高阳纺织业的第二次兴盛也仅持续了数

年。20世纪30年代初，受世界经济危机和九一
八事变后东北市场丧失等影响，高阳纺织业发
展再次面临考验。
勤劳智慧的高阳布商们经受住了考验，从

1934年开始，随着全国经济形势好转，高阳布商
又迅速抓住市场契机掀起了高阳纺织业的第三次
发展高潮。
以著名布商苏秉璋经营的仝和工厂为例，自

1934年以来，仝和扩建北厂，新建南厂，盖房百余
间，添购提花机80多张，又增加锅炉、染槽、轧光
机、拉宽机、干燥机、电动织布机等全套现代化织
染设备。购进大汽车一辆，买地修公路，工人增至
400余人。
在仝和的带动下，高阳的印染业也从手工染

发展到机器染。资料记载，1934年，全县共有大小
印染厂200多家，蚨丰、义丰、元新、仝和、合记、恩
记、鸿记、酉记等14家工厂有工人1550名，管理
人员220名。蚨丰、仝和、恩记、合记，被称为当时
印染业的四大名厂。
这一时期，高阳布区覆盖高阳、蠡县、安新、任

丘、清苑、肃宁、河间等地。东西长约45公里，南北
宽约25公里，囊括了500多个大小村庄。因为高
阳是纱、布的集散中心，所以当时在这一区域所产
之布，统称为“高阳布”。
1937年“七七事变”后，高阳县大商户纷纷外

逃，中小商号闭门歇业，商会被迫解散，纺织业逐
渐凋零。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高阳纺

织业得到快速恢复和发展。21世纪以来，高阳毛
巾、毛线、毛毯三大主导产品占全国市场份额曾一
度达到38.8%、24.7%和26%。
为了续写布商传奇，弘扬布商文化，今年年

内，反映清末民初高阳布商奋斗历史的电视连续
剧《布衣天下》将在中央电视台一套播出。高阳布
商的传奇故事仍在继续。

“总体来看，
冀商四大帮派基
本都是兴于清
末，盛于民国，衰
落于‘七七事变’
之后，属于冀中
商帮分支的高阳
布商也是如此。
但高阳纺织业却
有一个区别于其
他商帮的特点，
就是在抗日战争
时期对共产党领
导的八路军、游
击队的支援。”文
史专家、高阳文
化馆创作员史克
己自豪地说。
史 克 己 介

绍，“七七事变”
后，作为高阳布
生产流通机构的
布线庄，由于对
外交通阻塞、棉
纱颜料来源断
绝、产品无法外
运而停业。14
家染轧厂的机器
很多随东家运往
天津，未能搬动
的，有的被日军
抢走，有的被日
军毁坏，致使高
阳染轧业完全倒
闭。
1937 年 10

月31日，时任人
民自卫军司令的
吕正操打进了高
阳城，枪毙了伪
保安队长殷松
山，高阳城内仅
剩的几家纺织厂

家和商号迅速筹集棉衣5000套，支
援人民自卫军。
1985年，已经81岁高龄的吕正

操重回高阳。他感慨万千地回忆
说：“高阳是个好地方，人民自卫军
到高阳的时候，天气冷了，可是战士
们穿的还是单衣，就是在这里换上
了高阳布做的棉装。”
虽然纺织产业几近凋零，但抗

日战争时期的高阳人民却重拾手工
织布的老本行，制作织机、纺车，用
土机子织土布，以解决军需民用。
高阳县一些老人回忆，那时无法进
口颜料，就用槐米红土、高粱帽、五
贝子等当颜料，染布做衣服，支援前
线将士。
当时，八路军、游击队经常派人

来高阳一些村庄收购土布。织户们
听说八路军来收布，都争先恐后来
交，大家都说：“不用说八路军给钱，
就是不给钱我们也交，人家舍生忘
死打鬼子，是为咱们将来过好日
子。”资料记载，1938年，仅高阳县
留祥佐一村就为部队提供小土布
2000多匹。
1943年下半年，抗日战争形势

出现好转，抗日民主政府为发展生
产，成立供销合作社，组织副业生
产，大力提倡纺线织布，在支援抗战
的前提下，还帮助织乡人民推销布
产品。当时，全县有 150个村庄、
2500余人开展大生产运动，呈现出
村村织布、家家纺线的局面。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

投降，抗日军民欢天喜地，庆祝抗日
战争的伟大胜利。开国上将、担任
过冀中军区司令员的杨成武将军在
《回忆录》中曾这样写道：“为庆祝抗
日战争的胜利，军区直属部队3万
多人，经过一周的准备，一夜间换上
了高阳布制作的新军装。”

文/记者 王思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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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年的高阳仝和工民国初年的高阳仝和工
厂厂。。站立者为工厂创始人苏秉站立者为工厂创始人苏秉
璋之弟璋之弟、、中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中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
琦琦。。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上世纪上世纪3030年代的高阳纺织农户年代的高阳纺织农户。。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如今的高阳纺织商贸城如今的高阳纺织商贸城。。 臧哲辉摄臧哲辉摄


